
“张院士一路走好，师者精神长存！”

在最近的南京林业大学师生的微信群、

朋友圈里，这条微信被刷屏，人们送别该

校教授张齐生。

1939 年，张齐生出生在浙江省淳安

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56 年高中毕

业时，为改变家乡贫困的面貌，他选择了

当时属冷门的木材机械加工专业，毕业

后从事木材加工工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9年，张齐生带学生来到山清水秀的安徽黟县。眼望漫山遍

野的翠竹无法有效利用，他许久不能平静。从黟县回校不久，已过

不惑之年的张齐生决定，把研究方向从木材转向竹材。他誓要改变

竹子的“宿命”。

“竹子高温软化展平”是世界性难题，张齐生率队艰苦探索 7年，

终于开发了以竹材高温软化为核心的竹材展平工艺，使竹材工业化

利用实现了可能，取得了研究工作的重大突破。

几年后，他先后在南方竹产区推广建设了 30 多家竹材胶合板

厂，产品不仅广泛应用于我国 40 余家汽车制造厂的车厢底板,还出

口日本、韩国等国家。

上世纪 90年代初，随着竹子大规模的开发利用，竹子身价倍增，

但开发碰到现实难题。80 年代每根竹子的价格从 1.8 到 2 元跃升到

每根 12 到 15 元。当时杨树加工业大规模发展，杨木加工成本更低。

张齐生敏锐地感觉到，如果竹产品不提高技术含量，最终竹子的工

业化利用可能半途夭折。

经过反复实验与探索，1995 年张齐生运用合板结构理论，把竹

子和木材按一定比例做成竹木复合板，各取竹木之长，又避其之短，

构建出“完整的竹木复合结构理论体系”，为各种高性价比的竹木复

合结构产品设计和研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今，竹木复合板广泛运用于集装箱底板、客货车厢底板和混

凝土模板，并在国内几十家企业推广运用。3 年内，累计实现销售

42.86亿元，利税 3.81亿元。

张齐生一生获奖无数，他的科研成果工业转化率超过 90%，基本

每项成果都能转让。“政府、企业、老百姓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课

题。”他说。

张齐生：
老百姓的需要就是研究课题

有机化学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蒋

锡夔近日与世长辞。

年 轻 时 的 蒋 锡 夔 是“ 高 富 帅 ”。

他出生名门望族，杭州著名景点花港

观鱼内有一座“蒋庄”别墅，是他的家

族产业，花港观鱼曾是他小时候的后

花园。

本可继承家业、富足一生的蒋锡夔，和有机化学结下了不解之

缘。他曾说：“我喜欢思考一些最基本、最本质的科学问题。”

1948年，22岁的蒋锡夔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博士毕

业后，本想回国的蒋锡夔受到阻挠，无奈只能进入凯劳格公司研究所

工作。他一边等待机会，一边沉浸于研究，了解美国企业的科研特色。

在自传中，蒋锡夔写道：“由于思国思亲，我也曾半夜枕湿……

只要一有回国的机会，我可以马上辞职，立刻回国。”

1955年初，蒋锡夔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蒋锡夔说：“我懂

得将来的中国是怎样地需要工业人才，也懂得自身气质适合于怎样一

种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他日为祖国人民服务，是已下了信心了。”

不幸的是，蒋锡夔在“文革”期间落下了颈椎顽疾，后来只能坐

轮椅上班。蒋锡夔的父亲病重时，曾问他后悔回国吗？蒋锡夔心平

气和地说：“为祖国效力，我一点都不后悔。”

唯有科学成果才能更真实地诠释一位科学家。

将蒋锡夔与“两弹一星”联系在一起的是氟橡胶——一种国防军

工中急需的新型特种材料，当时它属于美国等国对中国的禁运物品。

艰难时刻，唯有自主研发。蒋锡夔临危受命，成为氟橡胶课题

组组长。但研究初期实验室一穷二白。据统计，蒋锡夔实验室 20多

年间投入仅 286万元，科研条件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即便这样，蒋锡夔依旧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蒋锡夔带领

课题组经过 6个月的艰苦攻关，研制出了一块白色的氟橡胶样品。

然而，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试管中的氟橡胶样品转变成真正

的军工产品氟橡胶。在蒋锡夔等人的带领下，仅用两个月，军工产

品氟橡胶 1号最终研制成功。

尽管做了很多“有用的研究”，但蒋锡夔却念念不忘“没用的研

究”。1971年，“无用的”基础研究基本停滞，蒋锡夔却提出了“文革”

时期中科院首个基础研究课题组的方向——含氟烯烃的结构与性

能关系。

二三十年后，蒋锡夔团队的成果被美国《有机化学杂志》誉为

“自由基化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蒋锡夔一贯认为，一个科学家的“德”比“才”更重要。蒋锡夔所

强调的以德为先，不仅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还包含科学工作者的

工作作风。

虽然对于科学本身蒋锡夔主张“按其道而行之”，但对待任何一

个新的发现，蒋锡夔却鼓励怀疑和自我否定，既要有坚持真理的决

心，又要有自我否定的勇气。

在上海有机所办公室楼下的台阶旁，有一段“院士扶手”，是专

门为了方便老院士进出设置的。早在 2002 年就已淡出科研一线的

蒋锡夔，依旧坚持每天早上 8点半准时出现在“院士扶手”边，蹒跚而

上。如今，“院士扶手”旁，再也看不到蒋锡夔的身影，但他的科研成

果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蒋锡夔：
为祖国效力，我一点都不后悔

留声机

‘‘

’’

实习生 刘 禹 本报记者 王 春

通讯员 谌红桃 本报记者 张 晔

我就是个现代农民，一
辈子就做了农业这一件事。

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促
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
变，让农民兄弟能换个更好
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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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在龙以明的眼里是金色的。这位中科

院院士、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院教授最喜欢

这个季节，他还曾写过母校的秋天。

今年秋天是他的收获季：10 月 21 日，龙以明

喜获第十三届华罗庚数学奖。

将时间拨回到起点，这是位没上过大学的科

学家，他的数学之路是从数羊开始的。

1968年，龙以明中学毕业，成为呼伦贝尔大草

原上的一名插队知青，后来又兼做了大队会计，负

责做账、数羊等工作。197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35 岁时，龙以明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以一年

通过三个学科的博士资格考试、指出著名教授的

证明错误等出色表现让导师刮目相看。1988 年，

龙以明在苏黎世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在世界数学

界崭露头角，但他拒绝了各种诱惑，毅然回到母校

南开大学执教。

回国后，龙以明致力于研究非线性哈密顿系统

周期解的几个重大课题。这是公认的难题，少有人

问津。但他偏向虎山行，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关于辛

道路的指标迭代理论的系统研究，建立了一套独立

于国外的原创理论，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对此指标的

发展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一理论不仅填补了国

际空白，也推动了哈密顿系统周期解的研究。

“学会独立学习，不仅要重视知识学习，还要掌

握学习方法，数学尤其如此。有些学科你少听一门

课也许能日后‘补回来’，但数学是一门循序渐进的

学科，如果大一、大二基础没打好，以后学习就会吃

力！”在南开大学 2017年数学学科迎新大会上，龙

以明以“学会独立”为题，开讲“数学第一课”。

这不是他第一次上这样的“开蒙课”。在数学

王国躬耕数十载，如今龙以明还添了份“新差

事”——激发年轻人的数学热情。正是在他的影

响下，很多学生爱上了数学，并走上研究的道路。

在龙以明办公室一侧墙壁上有一块黑板，只

要学生有问题，这里随时会变为一个小型教室。

即使不是他带的研究生来问问题，他也会耐心解

答。他要求严格，每个学生的论文他都要审阅多

次，跟学生讨论，修改五六遍才允许发表。

“陈先生一直希望看到南开数学所的中青年

数学家能够成长起来，为南开的发展、为中国数学

的发展作出贡献。”在龙以明心中，已故国际数学

大师陈省身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大师的

希望也是他的期待。

龙以明：从数羊青年到数学家

本报记者 孙玉松

周一有约

通 讯 员 薛春燕 周维维
本报记者 王建高

近日，青岛农业大学的一项植物病理学项目

获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立项资助。全国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立项

399 项，申请成功率仅约 8.2%，此次入选可用“千

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

这个项目的“大家长”是该校植物医学学院

教授梁文星。短短三年间，他接连在国际顶级期

刊《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发表两篇论文，而

这只是成绩单的一角而已。

“天生的使命感”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使植物病害问

题日益显著，严重影响农作物产量，威胁粮食安

全。据统计，当前植物病害造成全球粮食和其他作

物减产近20%。

尽管现有一些合成农药防治植物病害效果

很好，但也给环境带来很大安全隐患，因此迫切

需要绿色环保手段防治植物病害。

这是植物学界的期待，也是梁文星的心声。

“我在农村长大，关注农作物生产、农民收入，有

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他说。

2014 年 5 月，梁文星以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

家的身份受聘于母校青岛农业大学，筹建了分子

植物病理学与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搭建起自己

的团队和实验室。

凭借多年从事蛋白乙酰化修饰研究的工作基

础和扎实的知识积累，梁文星带领团队确定了病原

菌与植物中蛋白乙酰化修饰的机理与意义这一研

究方向，试图探索其在生物抗逆反应中的作用，从

而在此基础上防治植物病害，提高作物产量。

解密乙酰化修饰

什么是乙酰化修饰？

梁文星介绍，包括组蛋白以及非组蛋白的乙

酰化修饰，它们都是一种普遍存在、可逆且高度

调控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方式。蛋白乙酰化在

微生物中广泛存在，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很少。

2016 年，梁文星团队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合

作，运用蛋白质组学方法，首次发现了蛋白乙

酰化修饰能够影响核酸酶活性，进而调控底物

RNA 的 水 平 以 及 细 胞 的 抗 逆 反 应 ，即 生 物 可

以通过核酸酶来实现细胞的自动调节。

梁文星说，由于第 501 位赖氨酸位于 RNase

Ⅱ的催化活性中心，这一修饰

能降低 RNaseⅡ结合底物的能

力 并 最 终 影 响 该 酶 的 活 性 。

当细胞遭遇如营养胁迫等逆

境后，RNaseⅡ的乙酰化水平

会升高，从而使生物能更好地

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

该研究发表在国际著名

期刊《核酸研究》上，杂志主编

巴里·斯托达德（Barry Stod-

dard）认为，这一成果使人们对

RNA酶调控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从番茄开始

从 乙 酰 化 修 饰 出 发 ，梁 文 星 团 队 找 到 的

突 破 点 是 番 茄 病 害 防 治 研 究 ，团 队 也 因 此 得

名——“番茄战队”。

“选择番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全球第一大

蔬菜’的‘身份’，”梁文星介绍，“简单讲，现阶段就

是做番茄病害防治研究，同时响应国家‘减肥减药’

号召，试图从病原菌角度开发新型农药。”

梁文星说，该研究以番茄—灰霉菌/枯萎菌等

为对象，通过蛋白质组学方法鉴定与番茄抗病反

应以及病原菌致病性密切相关的乙酰化蛋白。

在此基础上阐明植物—病原菌相互作用的分子

机制，解析乙酰化修饰的生物学意义，从而通过

设计特异性高、低毒的小分子药物或者运用转基

因手段控制植物病害的发生，最终为提高作物产

量奠定分子基础。

“如果能在番茄上获得成功，团队会及时将

研究成果向其他蔬果和农作物推广。”梁文星对

此充满信心。

“做科研，失败的次数远超过成功的次数。”

他说，如果把科研整个过程看作 100%，其中约

80%是失败，剩下 20%是成功。他最享受的是那

20%带来的欣喜若狂，这也正是梁文星坚持的

动力。

梁文星梁文星：：揪出植物病害揪出植物病害““元凶元凶””
第二看台

王涛试着将自己的生活分成两个互不干扰的

部分——管理和科研。周末，他会泡在中国农业

大学西校区的实验室；平时，他会出现在东校区的

办公室。

“我一开始搞科研，就完全不想管理上的事。”

王涛用“地点”来作为设定自己思维模式转换的触

发器。

他一直是“双肩挑”，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

是行政管理人员。

当然，他对自己还有一重身份认定——搞农

业的。

“我就是个现代农民，一辈子就做了农业这一

件事。”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也会尝试着给自己

的来路做总结。王涛会问自己，人生的使命是什

么？“我慢慢体会到了，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促进农

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让农民兄弟能换个更好

的活法。”

“数字越小的领域，越要抢占”

王涛强调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他喜欢将

科研工作和国家利益放在一起谈，话里话外，离不

开“责任”二字。

“如果一个科学问题的总量算作100的话，是从

零点几开始做，还是从10以后开始做，是我国的科

技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王涛有他的回答——数

字越小的领域，就越是要抢占，这代表着原始创新。

他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其研究方向是豆科植物抗逆基因组和

分子育种。当年选择这一方向，原因无他——国

家需要。

“我们在豆科植物上研究基础薄弱，国际竞争

力也差。”王涛感慨，“真刀真枪比，比不过人家。”

研究团队已自主建立了豆科模式植物截型苜

蓿抗逆功能基因组研究数据库。当植物面临干旱

等生物胁迫时，会让转录因子在细胞核中启动抗

旱基因的表达，开启“恶劣环境生存模式”。研究

团队要做的，是挖掘这些基因工作的“小秘密”。

几年前，课题组就发现了一个干旱诱导显著

上调表达并定位在细胞膜上的 NAC转录因子，这

一转录因子是通过脂酰化修饰锚定于膜系统上的。

那么，它是如何进入细胞核进行抗旱的呢？

“做这个风险很大，没有人做过，有可能最后

就什么都做不出来。”研究团队的董江丽博士说，

“但王老师坚持要做。”

做不做得出成果不确定，但王涛确定的是，做

科研不能总跟着别人走。

前段时间，团队的初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

国际植物学顶级学术期刊《植物细胞》上。

原来，转录因子进入细胞核的关键，是一类特

殊的硫脂酶。干旱时，这种硫脂酶的蛋白质表达

量会快速增加，将挂在细胞膜上的转录因子 NAC

和软脂酸之间的硫酯键切开。没有了羁绊，释放

了的转录因子就能进入细胞核，并启动调节细胞

内氧化还原平衡的一种关键物质表达。

做农业战略科学家，要洞
察也要体察

科技部农村司老司长马连芳曾说，王涛是农

业战略科学家。

所谓“制定战略”，就是得站得高、看得远。王

涛是科技部“十三五”农业农村科技创新规划编制

工作总体起草组组长。他说，为了做好这份规划，

“熬了很多夜，跑了很多地方”。

当起草组组长，是王涛 2015年到 2017年年初

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这个组长，可不是说当就当

的，你得有责任感，要对国家负责啊，”王涛强调，

“不能出差错。”

制定规划，特别重要的就是问题导向——要

搞清楚农业科技还面临什么问题，农村发展对科

技还有哪些需求。

要把这些搞透，需要洞察，也需要体察。

规划不能是空中楼阁，还得真正贴近农村和

农民。对这一点，王涛已是轻车熟路。他干了几

十年农业，早已明白在田间地头做学问的道理。

他领着专家团队，在河北承德建立马铃薯产

业现代化技术研究院，创办了旱作农业节水示范

区，开展马铃薯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信息化、智能

化综合生产技术试验示范，每年去承德不下十次。

除了牵线促成中国农大专家、教授与承德的

合作，最近三年，王涛也在承德市围场县牵头组织

十万亩旱作农业节水示范区，三年下来，节水达到

46%，节肥达到 26%，增产 20%，主持推进承德争创

国家首批高新农业示范区。

“王涛对承德市的农业发展出力很多。”承德

市农牧局局长张学东慨叹，“他是一个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的专家。”

由于频繁下乡，深入生产一线，王涛的所谓

“活动照片”，大多是在农田或大棚。

要让学生看到农业发展的前景

王涛不是专职科研人员。行政工作的经历，

也给了他对农业这一行当更深的体悟。

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期间，王涛最开始管理

的是学科建设。后因工作需要，他不得不研究其

他学科知识。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兽医学知识最

难啃，知识体系和他之前了解的相去最远。“但你

要搞好工作，就要多读书，要和科学家多交流。你

得懂他们的知识和语言，当一个内行人。”

所以，农业学科中的那些门道，王涛自信都能

说得清清楚楚。

其实，自认为已经是个农民的王涛，并非出身

农民家庭。当年高考没有考好，老师建议，你报农

学院吧。“就这么就进来了。”王涛笑言。

他知道农民苦。农村的年轻人为何进了城就

不愿意回去？理由简单，又让人嗟叹——在农村，

洗澡和上厕所条件恶劣。“基础生活质量还是得不

到保证。”王涛说着，又摇了摇头。

自己干了一辈子农业，又在农业院校工作多

年，王涛对学农的学生，也怀揣着一个老农业人的

期许。

学农，听起来有点“土”。但正在学校读书的

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他们肩上责任重大！”

王涛说。

现代化的农业什么样？王涛想着，那时候，农

业跟“土”字就不沾边了：农业卫星在天上遥测农

情，无人机采集农作物生长状况数据；田里还埋着

各种传感器，向卫星和无人机发送数据；无人机和

卫星采集的数据又不断报告给在田里工作的无人

拖拉机，拖拉机自己就能实现精准管理，这里给点

氮，那里加点磷……

“这就是我的梦想，你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见得

到这种景象。”王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技术的进

步，真的能让农民换个活法。”

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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